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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年初，日本人佐佐木幸
男到香港，香港的宝丽金制作部部
长招待他到歌厅听歌。轮到邓丽君
出来唱压轴曲时，佐佐木幸男就完
全被她的歌声征服了。他怀疑自己
是不是酒喝多了，评断不够专业。

第二天，佐佐木幸男决定再听
一次，还找了最前排的位置，特意只
点了可口可乐，耐心地听邓丽君唱
歌。这次他真正被震慑了。

第三天，他立即到唱片行买齐
邓丽君已出版的唱片回旅馆听，200

多首歌，他很用心地听到天亮，越听
越爱听，不能释怀。他想：“这样的
歌手，非把她请到日本不可。”他没
有休完假就提前赶回日本，在宝丽
多公司里放邓丽君的唱片给全公司
的人听。当时在公司任管理部部长
的舟木稔，后来回忆说：“我们听后
都毫无异议地同意与邓丽君签约，
在我印象中，我们公司第一次没有
任何阻力地决定签约一个新人，那
也是唯一的一次。”

佐佐木幸男立即与香港宝丽金
联系，没想到香港那边不推荐她，反而
希望他们能签旗下另外几位艺人。
佐佐木幸男却只想签约邓丽君，因为
他在两次观赏演出中，看出了她的气
质与教养，他觉得这是她的最大魅力
所在。他回忆道：“没有任何一个歌手
像她那样让我震撼，她到日本之后的
表现，令大家钦佩，我也感到很荣幸。
事实上，像她这样的歌手，谁去听了都
会想挖她过来，哪个公司与她签约都
会成功，我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佐佐木幸男很相信缘分，他眼
里泛着泪光说：“35年了，邓丽君在
我心目中的地位从来没有被其他人
取代过，也因为发掘邓丽君的成功，
以后陆续有不少中国艺人来托我帮
忙，我都拒绝了，因为我再也没有找
到那样的感觉。”

邓丽君的这位“知音”，对她早

逝的扼腕与疼惜，完全写在他的眼
睛里，中年男子不轻弹的泪，就这么
一直忍着，他指指自己的心口说：

“一想到她已经走了，我这里都疼！”
坐在一旁的舟木稔怕大家哭成一
团，还特别说了一些邓丽君初在日
本发展时闹出的小笑话，只是大家
笑中有更多的眼泪。这样的交情，
早已超过合作关系，而是一种相知
相助的情分啊！

1973年11月，通过香港宝丽金
的郑东汉帮忙，舟木稔带着担任翻译
的佐井芳男一起到台湾说服邓丽君签
订合约。那时邓丽君有些动心，但邓
爸爸不同意。舟木稔没有立即要求她
答复，温婉地提议给她几天时间考虑。

第二次会面，经过6个小时的
恳求，邓爸爸终于点头，他起身用非
常凝重口气对舟木稔说：“我把女儿
交给你，你要好好照顾她。”看着邓
爸爸眼中的热泪，舟木稔觉得自己
责任重大，在心中告诉自己：“受人
之托，忠人之事，我会好好照顾她
的！”事实上，在以后的20多年中，
他一直非常尽心地照顾邓丽君和邓
妈妈，即使在邓丽君过世后，舟木稔
社长也每年都要到台湾给邓丽君上
坟，还带来邓妈妈爱吃的日本米。

次年2月，邓丽君与妈妈踏上
了日本的土地。3月1日，邓丽君推
出了第一张日文专辑《是今夜或是

明宵》，但市场反应不好，只在全日
本畅销歌曲中排第75名。

公司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是否继
续与邓丽君合作的事。舟木稔记得
投票的结果是，15个人投反对票，只
有4个人投赞成票。佐佐木幸男请大
家再给邓丽君一次机会，甚至说“如果
这一张再不成功，我就辞职不干”。

最让舟木稔感动的是，邓丽君
一再检讨自己。他也真诚地说：“第
一张唱片卖得不好，原因大家心知
肚明，这首歌的词曲都不够好，宣传
也不够用心，加上她是一个默默无
闻的新人，公司当时根本没有全力
去推，其实邓丽君早就知道是选曲
和她的型、她的歌路都不对的问题，
按理说，她可以据理力争，但她连一
句抱怨的话都没有。”

唱片卖得不好，邓丽君认为是
自己努力还不够，发音不够准，歌声
辨识度也不够，她反过来安慰制作
人。她也没有因此而气馁，反而更
认真地改进。她经受了一切新人可
能有的遭遇，包容、担当、忍耐，而且
能屈能伸，勇于再接受挑战。舟木
稔深情地说：“在我担任日本唱片公
司负责人的30年里，见过各种各样
的歌手，能有如此涵养的，邓丽君是
绝无仅有的一个。”

（摘自《绝响——永远的邓丽
君》姜捷 著）

看到玉成着急的样子，韩方轻
轻拍拍他的肩膀，透过清晨的薄
雾环顾四周，少顷，脸上竟然露出
了微笑。玉成看着师傅的表情，怔
住了，难道师傅是因为心疼钱，吓
傻了？他正欲劝师傅的时候，却听
到师傅边拉着他继续向前走，边缓
缓地说：“徒弟啊，师傅的绰号叫
什么？”

玉成一愣，挠挠头：“师傅，京城
里老百姓都叫您韩仙人，可……可

这和钱袋有什么关系？”
韩方先是笑而不语，片刻后才

正色道：“既然如此，那让为师算上
一卦。嗯，根据卦象得知，我们继续
向前走，在约300米处就能找到丢
失的钱袋。”

玉成听了转悲为喜，但也有些
半信半疑，他伸长了脖子向前看，正
准备跑到前面先看看的时候，却被
韩方一把拉住了：“徒弟，做任何事
情都不可急躁，跟着为师慢慢走，呵
呵……”玉成有些摸不着头脑，但看
到韩方气定神闲，也只好半信半疑
地跟在后面。

韩方目不斜视，脚下不停；玉成
却一直盯着地面，唯恐漏过了什么
地方。3分钟后，突然听到他大喊：

“我的钱袋！”韩方看到，钱袋就在他
们的脚下。

韩方弯腰捡起钱袋，微微一
笑，将其塞到玉成的怀中：“这次可
要看好喽！”说完这话，他举步继续
前行，惊得后边的玉成半天没回过
神儿来。

次日黄昏，清溪县。
沉沉的暮霭，渐渐低了下来，

天地缝合了，无边无际的麦田由碧
绿变成了湛蓝和暗灰。透过松林
的缝隙，他们见那夕阳坠下去，收

敛了它的光彩，然后抛下云朵，独
自溜到了地平线下。云朵们不能
借助太阳的美丽光彩来梳妆打扮
自己了，色彩由绯红到粉红，也渐
渐暗淡下去。

韩方和玉成没有来得及歇息，
想直接赶到龙眼山。他们面前是一
座不大不小的山包，翻过这座山，应
该就会有人家了，到时候便可以借
宿了。韩方心里思量着。

刚才景色还十分绚丽，转眼间
天完全黑了，他们两人被黑暗所笼
罩，除了脚下那条弯弯曲曲的山路，
耳朵里全是乌鸦的叫声……玉成心
里有些紧张，打开手电筒向前方照
了照，见到处都是枯枝败叶，碗口粗
的树木张牙舞爪地矗立两旁，似乎
随时都会压过来，有种令人窒息的
感觉。

玉成缩缩脖子，正想和师傅快
速通过山路的时候，前方却突然
传来一声低喝，他吓得“妈呀”一
声靠在师傅侧面，握手电筒的手颤
抖着，吓得差点儿尿裤子。前方三
米之外，竟然站着两个像鬼一样
的人！

两个人脸色煞白，眼珠子发红，
身上的白衣随风飘动，乌黑的眼睛
闪着一丝丝恐怖的光芒，玉成吓得

手电筒差点儿掉在地上。就在这
时，他们听到其中一个女的低声喝
道：“拿钱来，拿钱来……”玉成吓傻
了，不由自主地去掏钱，却被一双有
力的大手按住了，韩方冷哼一声：

“装神弄鬼，这年头，连劫道的都改
行头了？”

听了这话，对面的两个人明显
一怔，迟疑片刻，旁边那人迅速从腰
间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冲到韩
方跟前，二话不说，举刀就劈。玉成
在旁边吓呆了，眼珠子都快惊了出
来。韩方却稳如泰山，甚至连眼睛
都没眨一下。

哐当，随着一声巨响，在玉成
吓得差点儿尿裤子的时候，突然
感觉眼前一晃，一个白色的影子
急速飞来，随后那明晃晃的刀落
地了。

刚才装神弄鬼的那个人吓得
目瞪口呆，还未缓过神儿来，白色
影子又迅速飞了过来，死死地缠
住那个人，前后也就3秒钟时间，
接着一声惨叫，一股鲜血喷涌而
出，那人的头颅竟然飞了出去，撞
在旁边的干树枝上，发出了巨大
的声响。

（摘自《龙砚——绝命追踪 83
天》澹台镜 著）


